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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成立公司？
“希望成为社会企业”

9 月 24 日晚，《公益时报》记
者联系到刚接受完多家媒体采
访的龙晶睛，中途她因急事中断
了通话。 27 岁的她语速很快，不
假思索地回答记者的问题，没有
任何回避。 经再三向本人核实，
记者了解到以下信息：

支教方面， 龙晶睛最早在
2011 年暑假去湘西山区支教，随
后每年都会前往，因此被媒体报
道为“支教十年”；

帮扶方面，善吟共益正在帮
扶七所湖南小学，六所在花垣县
的南太村、磨老村、小寨村、白岩
村、骑马村、牛心村，一所在泸溪
县新寨坪村。 另有一所凤凰县两
林乡板井小学是过去的支持对
象， 但今年该小学被撤点并校，
已停止帮扶；

而至于此前媒体报道的
1500 多名志愿者参与、2000 多名
获益孩子，以及“支教足迹遍布 24
所学校”，并非只有善吟共益成立
以来的统计数据， 还包括了龙晶
睛 2012年发起的“一美元爱心计
划” 公益项目吸引到的全部志愿
者、受益孩子和受益学校。

龙晶睛称，自己和两位同为
海归的朋友一起成立了长沙市
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目前自
己是理事长，机构还有三名专职
工作人员；中心发起的项目“希
野计划”挂靠在无锡灵山慈善基
金会下进行公开募捐。“至于申
请公开募捐资格，还需要等待当
地民政局先开展社会组织评估
工作。 ”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显
示， 善吟共益成立于 2018 年 9
月，法定代表人为龙晶睛，业务范

围为“开展助学帮扶，贫困学生救
助及相关公益活动”，成立当天即
登记为慈善组织， 目前未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 由无锡灵山慈善基
金会完成的公共募捐备案“希野
计划”的筹款总金额为 7.8万元。

记者从善吟共益往年审计
报告获知，其收入来源主要为捐
赠收入和提供服务收入。 报告显
示，2019 年其捐赠收入为 24.1 万
元， 提供服务收入为 12.7 万元，
其他收入 1500 元， 全年费用支
出为 34.8 万元；2020 年的捐赠收
入为 23.9 万元，提供服务收入为
24.1 万元， 全年费用支出为 52.6
万元。 龙晶睛告诉记者，提供服
务收入包括支教旅行和协助提
供公益策划，其中支教旅行是主
要来源。

龙晶睛坦言，运营社会组织
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当初发
现团队和资金难以实现自己的
公益愿景后，她希望以更专业的
方式做公益，于是成立了社会组
织，“希望通过支教旅行这个项
目， 为机构提供更多的收入，并
助力湘西村落经济发展。 ”

对于为何在 2020 年 5 月成
立湖南省善吟创益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她给出的解释是，运营
社会组织期间有很多单位找上
门， 希望由他们帮忙做策划、公
益传播，“我们在这方面还蛮有
天赋的。 时间久了，后来就成立
了公司，希望能成为社会企业。 ”

“以前善吟共益关注乡村教
育板块，而公司会关注到更多领
域，包括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性
别平等。 ”龙晶睛表示，公司曾经
给某些社会组织、企业设计图文
和公益项目并协助传播，“社会
组织的钱没有一分钱会打到公
司账户，没有、也绝不会通过公
司账户来收钱。 ”

收 5000 元支教“善款”？
专家：表述不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引起热议的
推文《新媒体人！ 和我们一起去
支教！ 》 的微信公众号名称为
“JZCreative”，账号主体是上海衬
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正是湖
南省善吟创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的股东之一。

该推文提到，新媒体人爱心
暑托班进大山活动计划招募 20
人，从湖南怀化出发到湘西山区
支教村落，行程共 5 天。 后续会
为“支教活动”的志愿者颁发证
书，标注支教时间、地点、时长等
信息。“为避免盲目捐赠和攀比
捐赠情况出现，本次助学的统一
项目善款设定为 5000 元， 款项
将统一由善吟共益管理，接受社
会监督。 善款将首先用于本次项
目执行中期的公益行动开支。 ”

该推文还声明：“我们是在民
政局正规注册的慈善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我们所有活动盈利资
金不会用于任何股东分红， 商业
投资行为。 而是继续履行社会责

任，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
有网友认为，满打满算只有

7 节课，“为期 5 天的支教活动，
交 5000 元‘善款’即可报名参加
……明面儿上办的是公益，实际
上说白了不过是明码标价的生
意，孩子们也不是他们想要教育
和帮助的对象，不过是拍照留念
的道具罢了。 ”

经记者向龙晶睛确认，该推文
推广的确实是善吟共益的支教旅
行项目。对推文里使用的“善款”一
词， 电话那头的龙晶睛接连表示

“不妥，十分不妥，十分不合理！ ”，
并解释称：“是我们企业方的合伙
人看到机构入不敷出，还要支持那
么多支教老师有点担心，就想通过
这种用词来宣传，让大家更容易接
受。 推文的活动最后没能成行，因
此也没有收取到任何人、任何机构
的费用。但这一点我们确实也要认
错，该认的错要认，没有留意，造成
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

龙晶睛还表示，过去善吟共
益的宣传里没用过“善款”这种
说法。“以往支教旅行每次是大
概 4 到 5 人成行，时间是 5 天左
右，标注为费用，最后平均收费

大概是每人两千多元，“我们自
己过去没有开展过这种收费
5000 元的宣传。 支教旅行也不像
网络宣传那样，没有达到一个月
好几批。 ”

对比“善吟共益”公众号发
布的招募文章，记者发现，相关
收费注为“项目费用”，参考价格
是 2200-3800 元/人， 并备注了
用途：车费、住宿、伙食、培训等，
但同样注明了关于“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声明，以及表示会发放
志愿者证明。

社会组织能否以支教旅行的
名义收费？上述“善款”等用词是否
存在表述问题？记者为此采访了北
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
科。他表示，“任何公益项目都是有
成本的。 社会组织可以收费，只要
是符合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的服
务收入都是合法的”，但“为避免盲
目捐赠和攀比捐赠情况出现，本次
助学的统一项目善款设定为 5000
元”的表述是不规范的。

何国科称：“他们将 5000 元
认为是捐赠， 但是实际上 5000
元并不是捐赠，而是开展服务收
入， 支付款项的人也不是捐赠，
而是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 慈善
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都明确规
定，捐赠是无偿的，不得给捐赠
人提供利益回报，不得以捐赠为
名从事营利活动。 ”

对于“善吟共益”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支教旅行招募推文，何
国科认为，文案提到的“费用”明
确约定了用途，只要符合社会组
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收取费用
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几个地方
概念使用会产生误导：一是使用
了志愿者概念，向志愿者收取费
用。 我看了项目介绍，这个项目
更多应该是为参加活动的人提
供的服务，所以向参加活动的人
收取服务的费用。 二是在组织声
明中说自己是慈善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所有活动盈利资金不会
用于任何股东分红，商业投资行
为。 这个也是对机构法律属性概
念认识不清的地方，民非根本不
存在股东的问题，法律也没有禁
止民非投资的问题，所以他把这
个混淆了，也会造成误解。 ”

不止如此，长沙市民政局官
网公开的一份“政民互动”信件
显示，“善吟共益未取得公开募
捐资格，但长期在其网站上公布
银行账号及收款二维码，涉嫌违
法。 ”而且，长沙市民政局慈善社
工处 9 月 24 日的回信显示，“经
初步调查，中心在网站上挂有中
心账号及募捐二维码的情况属
实，社会组织执法监察部门正在
依法调查、取证、核实。 ”

何国科表示，没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不得开展公开
募捐活动。 如果在项目中公开向
社会募捐， 公开接受捐赠的账
户，那么已经违反慈善法。

9月 25日晚， 龙晶睛通过微
博账号“龙晶睛 Gina”致歉，表示

“机构刚成立时不了解相关法律，
把二维码挂到了官网上”，现已撤
下二维码， 并以图表形式公开了
项目具体支出、帮扶情况等信息。
但是，网友的质疑没有减少，反而
出现了更多批判的声音。

（下转 09 版）

为什么成立公司？
“希望成为社会企业”

9 月 24 日晚，《公益时报》记
者联系到刚接受完多家媒体采
访的龙晶睛，中途她因急事中断
了通话。 27 岁的她语速很快，不
假思索地回答记者的问题，没有
任何回避。 经再三向本人核实，
记者了解到以下信息：

支教方面， 龙晶睛最早在
2011 年暑假去湘西山区支教，随
后每年都会前往，因此被媒体报
道为“支教十年”；

帮扶方面，善吟共益正在帮
扶七所湖南小学，六所在花垣县
的南太村、磨老村、小寨村、白岩
村、骑马村、牛心村，一所在泸溪
县新寨坪村。 另有一所凤凰县两
林乡板井小学是过去的支持对
象， 但今年该小学被撤点并校，
已停止帮扶；

而至于此前媒体报道的
1500 多名志愿者参与、2000 多名
获益孩子，以及“支教足迹遍布 24
所学校”，并非只有善吟共益成立
以来的统计数据， 还包括了龙晶
睛 2012年发起的“一美元爱心计
划” 公益项目吸引到的全部志愿
者、受益孩子和受益学校。

龙晶睛称，自己和两位同为
海归的朋友一起成立了长沙市
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目前自
己是理事长，机构还有三名专职
工作人员；中心发起的项目“希
野计划”挂靠在无锡灵山慈善基
金会下进行公开募捐。“至于申
请公开募捐资格，还需要等待当
地民政局先开展社会组织评估
工作。 ”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显
示， 善吟共益成立于 2018 年 9
月，法定代表人为龙晶睛，业务范

围为“开展助学帮扶，贫困学生救
助及相关公益活动”，成立当天即
登记为慈善组织， 目前未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 由无锡灵山慈善基
金会完成的公共募捐备案“希野
计划”的筹款总金额为 7.8万元。

记者从善吟共益往年审计
报告获知，其收入来源主要为捐
赠收入和提供服务收入。 报告显
示，2019 年其捐赠收入为 24.1 万
元， 提供服务收入为 12.7 万元，
其他收入 1500 元， 全年费用支
出为 34.8 万元；2020 年的捐赠收
入为 23.9 万元，提供服务收入为
24.1 万元， 全年费用支出为 52.6
万元。 龙晶睛告诉记者，提供服
务收入包括支教旅行和协助提
供公益策划，其中支教旅行是主
要来源。

龙晶睛坦言，运营社会组织
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当初发
现团队和资金难以实现自己的
公益愿景后，她希望以更专业的
方式做公益，于是成立了社会组
织，“希望通过支教旅行这个项
目， 为机构提供更多的收入，并
助力湘西村落经济发展。 ”

对于为何在 2020 年 5 月成
立湖南省善吟创益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她给出的解释是，运营
社会组织期间有很多单位找上
门， 希望由他们帮忙做策划、公
益传播，“我们在这方面还蛮有
天赋的。 时间久了，后来就成立
了公司，希望能成为社会企业。 ”

“以前善吟共益关注乡村教
育板块，而公司会关注到更多领
域，包括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性
别平等。 ”龙晶睛表示，公司曾经
给某些社会组织、企业设计图文
和公益项目并协助传播，“社会
组织的钱没有一分钱会打到公
司账户，没有、也绝不会通过公
司账户来收钱。 ”

收 5000 元支教“善款”？
专家：表述不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引起热议的
推文《新媒体人！ 和我们一起去
支教！ 》 的微信公众号名称为
“JZCreative”，账号主体是上海衬
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正是湖
南省善吟创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的股东之一。

该推文提到，新媒体人爱心
暑托班进大山活动计划招募 20
人，从湖南怀化出发到湘西山区
支教村落，行程共 5 天。 后续会
为“支教活动”的志愿者颁发证
书，标注支教时间、地点、时长等
信息。“为避免盲目捐赠和攀比
捐赠情况出现，本次助学的统一
项目善款设定为 5000 元， 款项
将统一由善吟共益管理，接受社
会监督。 善款将首先用于本次项
目执行中期的公益行动开支。 ”

该推文还声明：“我们是在民
政局正规注册的慈善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我们所有活动盈利资
金不会用于任何股东分红， 商业
投资行为。 而是继续履行社会责

任，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
有网友认为，满打满算只有

7 节课，“为期 5 天的支教活动，
交 5000 元‘善款’即可报名参加
……明面儿上办的是公益，实际
上说白了不过是明码标价的生
意，孩子们也不是他们想要教育
和帮助的对象，不过是拍照留念
的道具罢了。 ”

经记者向龙晶睛确认，该推文
推广的确实是善吟共益的支教旅
行项目。对推文里使用的“善款”一
词， 电话那头的龙晶睛接连表示

“不妥，十分不妥，十分不合理！ ”，
并解释称：“是我们企业方的合伙
人看到机构入不敷出，还要支持那
么多支教老师有点担心，就想通过
这种用词来宣传，让大家更容易接
受。 推文的活动最后没能成行，因
此也没有收取到任何人、任何机构
的费用。但这一点我们确实也要认
错，该认的错要认，没有留意，造成
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

龙晶睛还表示，过去善吟共
益的宣传里没用过“善款”这种
说法。“以往支教旅行每次是大
概 4 到 5 人成行，时间是 5 天左
右，标注为费用，最后平均收费

大概是每人两千多元，“我们自
己过去没有开展过这种收费
5000 元的宣传。 支教旅行也不像
网络宣传那样，没有达到一个月
好几批。 ”

对比“善吟共益”公众号发
布的招募文章，记者发现，相关
收费注为“项目费用”，参考价格
是 2200-3800 元/人， 并备注了
用途：车费、住宿、伙食、培训等，
但同样注明了关于“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声明，以及表示会发放
志愿者证明。

社会组织能否以支教旅行的
名义收费？上述“善款”等用词是否
存在表述问题？记者为此采访了北
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
科。他表示，“任何公益项目都是有
成本的。 社会组织可以收费，只要
是符合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的服
务收入都是合法的”，但“为避免盲
目捐赠和攀比捐赠情况出现，本次
助学的统一项目善款设定为 5000
元”的表述是不规范的。

何国科称：“他们将 5000 元
认为是捐赠， 但是实际上 5000
元并不是捐赠，而是开展服务收
入， 支付款项的人也不是捐赠，
而是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 慈善
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都明确规
定，捐赠是无偿的，不得给捐赠
人提供利益回报，不得以捐赠为
名从事营利活动。 ”

对于“善吟共益”微信公众
号发布的支教旅行招募推文，何
国科认为，文案提到的“费用”明
确约定了用途，只要符合社会组
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收取费用
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几个地方
概念使用会产生误导：一是使用
了志愿者概念，向志愿者收取费
用。 我看了项目介绍，这个项目
更多应该是为参加活动的人提
供的服务，所以向参加活动的人
收取服务的费用。 二是在组织声
明中说自己是慈善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所有活动盈利资金不会
用于任何股东分红，商业投资行
为。 这个也是对机构法律属性概
念认识不清的地方，民非根本不
存在股东的问题，法律也没有禁
止民非投资的问题，所以他把这
个混淆了，也会造成误解。 ”

不止如此，长沙市民政局官
网公开的一份“政民互动”信件
显示，“善吟共益未取得公开募
捐资格，但长期在其网站上公布
银行账号及收款二维码，涉嫌违
法。 ”而且，长沙市民政局慈善社
工处 9 月 24 日的回信显示，“经
初步调查，中心在网站上挂有中
心账号及募捐二维码的情况属
实，社会组织执法监察部门正在
依法调查、取证、核实。 ”

何国科表示，没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慈善组织，不得开展公开
募捐活动。 如果在项目中公开向
社会募捐， 公开接受捐赠的账
户，那么已经违反慈善法。

9月 25日晚， 龙晶睛通过微
博账号“龙晶睛 Gina”致歉，表示

“机构刚成立时不了解相关法律，
把二维码挂到了官网上”，现已撤
下二维码， 并以图表形式公开了
项目具体支出、帮扶情况等信息。
但是，网友的质疑没有减少，反而
出现了更多批判的声音。

（下转 09 版）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长沙市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善吟共益’）理事长龙晶睛‘连续支教十年’，引起网友热议。其中，微
信推文《新媒体人！和我们一起去支教！》中提到‘统一项目善款设定为 5000 元，款项将统一由善吟共益管理’，并注明‘我们是在

民政局正规注册的慈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我们所有活动盈利资金不会用于任何股东分红、商业投资行为，而是继续履行社会责任，
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更是在公益行业引起热议。

网络上舆论汹涌，支教项目地更多的却是平静。 在湖南省花垣县磨老村和南太村，无论是村支书还是当地小学校长，都对善吟共益派
来的长期支教老师颇为认同：‘很认真，也很辛苦’‘减轻我们老师的负担’‘孩子们很喜欢’。 对于网传龙晶睛团队拍摄的短视频，两位校长
则表示‘具体情况不清楚’。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科指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符合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的服务取得收入，但善吟共益部分公益项目
的推文确实存在表述不规范问题。


